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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幸 空间

亭中观景 李荣鑫 摄

间人 烟火

小满到了。在乡村，“小满”是一个
美好的词语，意味着“圆满”“美满”。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墙外的园子里
不知什么虫儿正扯着嗓子唱歌。菜园
里的青菜叶子碧绿，茄子已经开了几朵
奶黄色的小花，黄瓜顺着搭好的瓜架往
上攀爬。天气逐渐热起来，母亲说热是
好事，见热万物长。

二大娘正在地里挖苦菜，她说：“小满
食苦，一夏不苦。”她准备给家人凉拌一个
菜，再烙几张苦菜饼，绿莹莹的，配点新蒜
捣的泥，滋味美得不能说，还清热去火。

小麦一天一个样，正在走向饱满、
成熟的路上。掐一个麦穗，绿色的麦粒
儿颗粒饱满丰盈，人们已经可以嗅到麦
子的清香气息。这要搁前些年，人们已
经开始修整晾晒的场地，赶大集。男人
们从阁楼取出镰刀，蹲在地上，在青石
上磨出明亮锋利的刃。

他们一边用手指在明亮的锋刃轻
轻刮动，一边笑着说：“磨刀不误砍柴
工。”女人们则开始整理往年装粮食的
袋子，给破损的地方仔细地打上补丁，
这可丝毫马虎不得。她们细心地将袋
子一个个摞起来，再找好系口的绳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小满一过，父亲开始一趟趟跑进麦

田，仿佛也长成了一株麦子。麦子有大
麦小麦之分，大麦的穗子细长，麦芒更是
细长，在粗壮的小麦田里悠闲地随风起
舞。人们播种时可没有它们的种子，也
不知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时候人
们还是执着地把它们一根根地从麦田里
剔除出去，可是到了第二年，这块地里依
然还是会出现它们的影子。咳，不管是
大麦还是小麦，它们都是小满的“孩子”。

路边的杏树茂盛的绿叶间，掩映着
一个个金黄的大甜杏。麦黄杏、麦黄
杏，仿佛有人在召唤它们，不管大的小
的杏树，一到小满，枝头上的果子就不
约而同地变了颜色。哈哈，它们也是小
满的“孩子”。

房头的鹁鸪开始欢鸣，还有布谷鸟
儿，一声声叫得令人心慌。燎麦子的香
味开始在灶火前弥漫，一把麦子，在火
上转着圈，麦芒扑簌簌地掉到火内，不
一会儿就可以闻见诱人的香味。趁着
热，轻轻揉搓，吹去麸皮，吃得人满嘴的
黑，那个香味是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

村里的磨盘也清洗干净，只等新麦入
磨。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饮食好尚纪
略》中记载：“取新麦穗煮熟，剁去芒壳，磨
成细条食之，名曰稔转，以尝此岁五谷新
味之始也。”宋代诗人欧阳修在《归田园四
时乐春夏二首》中白描出小满农家情形，

“南风原头吹百草，草木丛深茅舍小。麦
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

至于为什么只有“小满”而没有“大
满”，其实是在阐述一个“过犹不及、盛
极必衰”的道理。

小满，满而不盈，这或许才是最好
的状态。












小满的“孩子” ●董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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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遗产”
●王芙蓉

去年，上天以一种最意外的方
式带走了我的父亲。父亲的猝然
离世让我悲恸不已。母亲说，父亲
倒地的时候已经不能用清晰的言
语告知我们他内心最后的想法，只
是用手指着墙面，说着一连串我们
谁也听不清、听不懂的言语。最
终，父亲留下了“密码”一样的遗言
撒手人寰。

父亲走后，我呆呆地坐立于父
亲离世的房间，看着父亲的遗像泪
如雨下，没有了父亲的房子孤寂而
冷清。父亲意外地离世，没有人知
道他离世前的那一刻到底想对我
们说些什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能
凭猜测去推断。不过，可以确定的
是，父亲把经历的苦难化成了满腔

的爱，他用火一样的热情和一颗感
恩的心，深情地爱着家乡的故土，
因为顺着他生前手指的方向，我看
到了桌子上新印刷书和墙面上悬
挂长对联。

父亲的一生，始于不幸，却生
生地用满腔的热情和不懈努力活
成了最好的模样。两岁时，他的父
亲病逝，母亲改嫁，他和祖母相依
为命，后被送至舅舅家，从此，幼小
的父亲便和舅舅、舅妈度过了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

父亲从一个工人做起，工作的
间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后来因文
字功底扎实，成了当时的厂长秘
书，之后又因工作突出调到了厂团
委，最后又到了厂宣传处。

在宣传岗位上，他创办了第一
份内刊，设计了厂徽，创作了厂歌
的歌词，编写了第一本企业文化员
工手册。去年，单位建厂史馆，他

不顾年迈多病，来回奔波，和年轻
同事不分昼夜修订厂史，最后还以
蓬勃的热情为厂史馆写下一篇洋
洋洒洒的赋，被镌刻在如今建成的
厂史馆醒目位置。

退休后，父亲并没有放弃对书
法艺术的追求，他重习草书并不断
从历代名家名帖中汲取营养，成功
举办了三次个人书法展。65岁时，
他重新学习草书。父亲热爱家乡，
从2005年动笔撰写一副长对联，十
多年间，他斟字酌句，直到去年才
把长对联修订完成。

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
生是用来奋斗的！奋斗的人生是
值得骄傲的！父亲走后，并没有给
我们留下过多的金钱，但是父亲留
给我们一种可贵的精神，那便是历
经苦难依然饱含深情，依然奋斗不
息！或许，这便是父亲留给我们的
最好的“遗产”。

风家 故事

我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
人，一生都在与黄土地打交道，他
们勤劳的双手维持着一家人的生
计，家里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
水换来的，我们都倍加珍惜，不是
必用之处，说什么也舍不得花出
去。至于花钱旅游看风景，那是一
家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小时候，也曾无数次听别人说
大好河山风光美，但终究只有羡慕
的份，从来不敢奢望亲自去看看。
因此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
等我长大了、有钱了，我一定要带
着为我操劳辛苦了半辈子的父母
出去旅游一次，去看看家乡外面的
大千世界，去见一见那从未见过的
美丽风景。

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
残酷的，我参加工作之后，经济条
件是允许了，但每次都因为这样那
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耽误，旅
游的事总也提不上日程。后来有
几次好不容易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了，却又因没能做通父母的思想工
作而一次次作罢。直到去年国庆
节的时候，我和妻子才以“帮忙带
孩子爬山”为名说动他们一起同

游，实现了我“带父母去旅游”的
梦。

与父母一起旅游，是一种幸
福。他们一听说要出去几天，而且
是去爬山，就提前做起了准备。两
个孙子的衣服、裤子、鞋袜、帽子，
一股脑全塞进包里；奶粉、水杯、勺
子、暖瓶，一样不落；毛巾、雨伞、牙
刷、背带，日常生活用品样样不忘；
果品、点心、饮水、药品，凡是应急
可用之物全都备着。父母不仅为
我们的出行增加了许多底气，还让
我们少操了心，大有“父母在，四海
皆可为家”之感，心里暖暖的。

为了避开人流扎堆的高峰之
地，我和妻子规划前往一个森林公
园，这是一个AAAA风景区，景色秀
丽，生态原始，非常适合老人和孩
子游玩。在爬山的过程中，父母起
初兴致不高，总说我和妻子不该花
这冤枉钱，还说那山脚的风景在老
家周围随处可见，总觉得不值。

进入景区后，我们沿着青石台
阶而上，景色越发撩人，父母的抱
怨声也渐渐变少了，再加上两个孩
子兴致高昂，开心地喊着叫着，立
刻就把原本有些沉闷的气氛打破，
大家都变得开心快乐起来，脸上堆
着满满的笑，一步一步向山顶走，
游劲十足。

一家人一起爬山游玩，孩子就

是快乐调节剂，一路上，孩子笑，我
和妻子笑，我们笑，我们的父母也
跟着笑，这是平常在家中很少能够
看到的温馨画面。偶尔走累了，孩
子还会调皮地缠着大人求背求抱，
这个时候，尽管我们都有点累，但
父母依然争着抢着去接，生怕我和
妻子一不小心抢了先，一把将孩子
搂在怀里，轻轻地在屁股上拍两巴
掌，满心怜爱地责备道:“打你个小
懒虫。”逗得孩子哈哈笑，我们也跟
着笑。

一路上，父母时而跟在我和妻
子身后，时而快步领路在前，时而
与我们并排前行，遇到美丽风景，
也会高兴得像个孩子，用手指给我
们看。在路上，遇到别的游客坐轿
子，母亲会停下脚步多看几眼，然
后笑着告诉我们，这个场景与电视
里演的一模一样。

在走高空玻璃栈道时，父亲恐
高不敢走，两个孩子扯住他的衣角
生拉硬拽，吓得他直接蹲在地上不
肯挪步，像孩子一样惊叫不已。看
到这个场景，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
曾经牵着父母的手活蹦乱跳的自
己，幸福而又甜蜜。

和父母一起去旅游，是一种幸
福，也是一种孝，父母的开心和快
乐，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头最
大的幸福。

情亲 时刻

带父母去旅游
●颜克存

●蔡崇熙

母亲不仅会临行密密缝
也会拿着剪刀握着发梳
为乖巧爱子剪一头童颜

简单的岁月
朴实的家居
没有的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
有的则是谋生不易，年年生子

母亲专注的神情
就是不甘心剪发的钱让别

人赚
孩子童稚的憨笑
根本不知老母挨饿省着辛

苦钱
还有背后这死囝仔
还夭饱吵的在添乱
哪像现在——

第一胎看书
第二胎学猪
一张老旧破床
躺着五六只不同的生肖
一碗粗饭
父亲嚼成细粥
一口一口喂入小犬的嫩嘴

唉
何时被风雨刮削原本妍丽

俊秀的脸面
孟婆汤的日子
早已让我们忘记如何长大

成人
但我们永远记得——
离开老家的刹那
阿母那双倚门痴望的泪眼

母 爱

有老 所为

●陈青延

俗话说，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才能继续发光发热。人的一
生，一旦进入老年，退休回家，发
挥余热的方式各种各样，既可以
像雷锋同志那样面对面地帮助
别人，也可以待在家里，根据自
己掌握的技能，帮家人和邻居做
一些有益的事，充实自己的晚年
生活，让心态变得更加积极与阳
光。

两年前，我从单位办理退休
手续回家以后，根据自己的爱好
与特长，除了经常创作一些文学
作品，还时常利用自己掌握的一
点小技能，充当一名“修理匠”，
在自己家中和左右邻居家里敲
敲打打、修修补补，帮助家人和
邻居家解决生活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让他们更好地集中精力安
心工作，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
献。

近两年，我家和左右邻居的
家里，只要出现电源线老化导致
短路跳闸，或是供水管锈蚀造成
漏水与水龙头不慎出现滑丝等
情况，我都会挎上工具袋，带着
早已准备好的各类工具，到现场

进行修理。
邻居们在生活中出现一些

日常用具的小问题，也会习惯性
地告诉我。譬如，生活中，家里
门窗衣柜、橱柜的活页坏了，厨
房或卫生的下水道堵了，门外感
应的小夜灯坏了，或者房子某一
处瓷砖松动之类的，只要告诉
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帮忙
修理。

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楼上邻
居家的一台挂式空调不制冷，打
电话问我会是什么原因。我接
了电话，二话没说，立马带上工
具袋到他家，对空调进行了一番
检查。我发现，空调里缺少氟利
昂，空调过滤网也没有及时清
洗，导致制冷效果差。于是，我
取下里面的过滤网进行清洗，并
让邻居买回一瓶氟利昂，补充到
空调里，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里，作
为一名退休老人，我时刻提醒自
己，要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过好
自己的晚年生活，并在自己能力
范围内去帮助他人，实现自我更
加精彩、更加美好的夕阳红！

我是一名“修理工”

情亲 故事

●黄廷付

小时候，我们家没有板车。
平常下地干活，父亲都是一只手
牵着牛，把犁子扛在肩上，用另
一只手扶着。有时候父亲也会
用木拖车拉东西，把犁子和耙都
放在上面后，我还可以坐在耙
上，这样就像一辆简易的板车，
只是没有车轱辘。老牛在前面
拉着木拖车，父亲牵着牛，嘴里
不时喊着“驾驾”，洪亮的声音在
村子和田野中回荡。

拉庄稼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只能等人家的板车闲了才能借
来用，但这样的时候多半都是晚
上。有一次，父亲拉着满满一板
车麦子，在转弯的时候，一下子
翻了车，一车麦子全都泡在水沟
里。父亲费了老大劲才把那车
麦子捞出来，由于麦子泡太久
了，生了芽子，磨出的面都不好
吃。

那年夏天，父亲终于狠下心
来，请木匠打了一个板车框，但
车轱辘却一直买不起。直到黄
豆都要收割了，父亲才不得不找
亲戚朋友借钱，从供销社把车轱
辘拉回家。

那天之后，板车好像成了农
忙时父亲的床。累了，他就在板
车上睡会；醒了，他拉着板车去
干活。那年冬天，父亲还拉着板
车去50公里外的火车站拉煤，
一天一夜跑一个来回，能挣10
多块钱。在把买车轱辘的钱还
清之后，父亲就不再去拉煤了。

父亲说不是怕累，是心疼板车，
好不容易置办一辆板车，压坏
了，咱家可没有第二棵楝树了。

我读高中时，父亲拉着板车
又出了一趟远门，这次是送我去
县城读书。八月的早晨，天还很
热，父亲把我的小床和被子以及
生活用品，装了满满一板车。装
好后，父亲非让我坐在板车上，
我拗不过他，他的理由是我的脚
板嫩，20公里走下来，肯定会起
泡。

在上坎的时候，我看到板车
的绳子把父亲的肩膀勒出很深
的沟，父亲的衬衫也被汗湿透
了，我再次央求父亲，让我下来
帮他推车。父亲没有说话，脚下
却又加了力气，直到上了坎，父
亲才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以
后才不会像我这样，整天拉着板
车谋生。”

父亲最后一次拉板车，是拉
着母亲去外婆家，这是母亲说
的。母亲说:“那天你父亲拉着
我回家的时候，走得很慢，和我
说了一路的话，感觉他好像要
把一辈子的话一下子全都和我
说完一样。”

那以后，父亲真的走了，离
开了他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
如今，那辆板车还在，和父亲使
用过的农具一起，都安放在老
屋。老屋里还留着父亲当年的
照片，每次去老屋，我仿佛还能
听到父亲温暖的笑声。

父亲的板车

院子里原来有一
株木麻黄，近一层楼
高，阿炮船长在选址
建房时就有了。木麻
黄在沿海地区比较常
见，它可以防风固
沙。阿炮船长的新家
背山面海，那时周边
只有两三户人家，其
余大部分还是田地，
只是已经没有耕种。

从阿炮船长的新
家到海边也不过200
米，站在楼顶就可以
直接看到蔚蓝色的大
海，那是阿炮船长毕
生深耕的蓝田。或许
是靠近海边，风比较
大，可以用来挡风；又
或许是刚建房子，院
子里还没有其他什么
绿化，那株木麻黄树
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一株木麻黄就是一整个夏天。那
时院子的埕地还未铺砌，都是泥土，一
到下雨便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坑。小毅
夏天里经常会拿个小板凳和伙伴们一
起坐在树下乘凉，背靠在树上数着从
木麻黄头顶飘过的团团白云。

小毅喜欢听知了在木麻黄树梢此
起彼伏地鸣唱，那是宁静夏天午后唯
一的音乐，直到后来有了台收音机，可
以播放小虎队的磁带。他也喜欢捡树
下的小果实，瞄准地上的坑扔去，想着
有一天能把坑填满。有时他还和伙伴
们在树下互扔小果实，一直到太阳下
山，母亲喊他进屋吃饭。

有树怎能没有秋千呢？多遗憾
啊！小毅这么想，阿炮船长也这么
想。他找来两条粗壮麻绳，在树下转
了几圈，相中其中一根较粗的枝干。
阿炮船长双手抓住枝干，用力荡几个
来回，确定能承受得住重量后，才将粗
麻绳牢牢系在枝干上，并在绳子的末
端各打了一个环。

阿炮船长又从隔壁村的造船厂要
来一块造船时剩下的废料，裁直磨平后，
把船木板穿在麻绳的环里，然后反复调
整高度，直到木板基本平衡，一个简易的
秋千就做好了。阿炮船长激动地把小毅
扛在肩上，父子俩站在树下，看着知趣的
风儿推着秋千开始晃荡起来，都乐了。
小毅呼喊着，高高举起双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能玩上秋
千在村里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更何况
是在自家院子里。除了上学，小毅几
乎都在木麻黄树下玩耍，在秋千上晃
荡，久了，花样也多了。有时他张开双
臂，像飞机那样飞；有时他一边荡秋
千，一边大声哼上不着调的歌；有时他
也会拿本书，坐在秋千上复习……就
这样，秋千陪着小毅荡过一年又一年。

木麻黄树下还是个玩玻璃弹珠的
好地方，三五好友在树下可以玩上一
下午。小毅在村里可是玩玻璃弹珠的
高手，那抽屉里一盒盒彩色的玻璃弹
珠战利品便是见证。地上挖个小小的
坑，或深或浅，坑边沿再画个圆圈，游
戏便可开始了。小毅的力度和方向把
握得好，每次总能赢满满的一口袋的
弹珠。

或许是绳索日复一日地摩擦，有
一天，木麻黄树的枝干突然断了一截，
只留一条绳子孤单地挂在残存的枝干
上晃荡，小毅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幸好
只是吓着。

后来，阿炮船长重新修建了院子和
围墙。院子的埕地铺设大理石，但留了
一个房间大小的空地用于种植，那是木
麻黄树所在地。围墙也砌了半层楼那
么高，秋千再也晃不到外面去了。

为安全起见，阿炮船长不再修木
麻黄树的秋千，而是在靠近木麻黄树
的围墙上和房子外墙上各打了一个带
钩子的膨胀螺丝。母亲手比较灵巧，
她用阿炮船长带回家的编织渔网用的
绳子，织出了一个秋千，两头分别挂在
钩子上。

新的秋千不仅能容下两个人一起
坐，还能整个人躺在里面，闭上眼，慢
悠悠摇晃，听知了在鸣唱，享受木麻黄
树用枝叶扇着带来的风。


